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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保姆”
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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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吓
退的不仅仅是
打工仔。

严勇杰 绘

王女士家住江南一品小区，她和丈夫都不是本地人，两
人结婚后就一直请保姆。有遇到过奇葩，也遇到过很好的
保姆。她说，最想念的是陪她走过最艰难时光的周阿姨。

“怀孕2个月的时候，原来的保姆临时走了，中介推荐
周阿姨来我家。一开始，我并不满意。她太瘦弱了，身高
1.5米也不到，40岁的年纪看着像50岁了。”根据行业潜规
则，一般保姆来新的东家履职前几天，是最爱表现的时候，
不仅会大刀阔斧地搞卫生，还会责备原来的保姆哪里哪里
做得不好。但周阿姨没有，她只是默默地做清洁，像个隐形
人一样。

“我很少和她说话，心里想着要换个更利索的保姆。”王
女士说，直到半个月后，自己的一条手链掉了，不贵，但挺有
纪念意义，挺心疼的。第二天早上，发现手链放在餐桌上。
原来，周阿姨想着可能掉垃圾桶了，就一个人去把楼下3个大
垃圾桶都翻了，才找回了手链。她轻轻地说：“我洗干净了，
不脏了。”这件事后，王女士决定留下这个特别实在的保姆。

“我一直吐到生产那一天，整个孕期，周阿姨一直对我
特别照顾。每天出门，都会小心地扶我坐下，给我套上鞋
子。孕晚期我查出有先兆重症子痫，临时要剖腹产，妈妈来
不及赶到宁波，是周阿姨和先生送我进的产房。孩子出生
后，是她给我擦身、陪我走过产后抑郁期。对我顺畅的人生
来说，那真是一段最难的时光，都是她陪我走过来的。”王女
士记得一个细节：晚上，周阿姨带着孩子睡觉，自己中间过
去喂奶，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周阿姨把她的双
脚捂在自己怀里取暖。“我平时冬天睡觉都双脚冰冷，这一
天，真的从脚到心里都很暖。”

孩子一岁时，喉咙里有痰，又没办法咳出来。有一天，
王女士无意中看到，周阿姨亲自用嘴给孩子吸痰。她对孩
子特别有耐心，当自己的孩子疼。

两年多时间里，周阿姨没有抱怨过一次工资低，没有说
过一次工作累。她话不多，可每天都把家里经营得很好，把
孩子照顾得很好。“孩子两周岁生日后，她婆婆中风了，不得
不离开宁波回老家去照顾。到现在，我们还一直保持联
系。每年孩子生日，她还会邮寄自己织的毛衣过来。”

同在一个屋檐下
有温馨有委屈，也有啼笑皆非

昨日，本报
刊发《好心的欧
姐遇到了好心的
雇主》报道，讲述
了一个保姆护
主、手缝 4 针的
感人故事，引发
强烈社会反响，
读者纷纷打来电
话，向本报记者
讲述他们家庭和
保姆之间的那些
故事。这里面，
有的是温暖人心
的感人记忆，有
的是充满生活趣
味的小笑话，还
有的是老人因思
念子女而给保姆
吃下的苦涩“黄
连”……都说“找
个好工作难，找
个好老公更难，
找个好保姆难上
加难”。家有保
姆的亲们，你们
是否也有同感；
和保姆共同生活
在一个屋檐下，
你们相处得还好
吗？

周女士家住BOBO城小区，孩
子出生后就一直请保姆。“这个过程
一言难尽，找个合适的阿姨比找老
公难多了。”周女士说，她最难忘的
是一个穿着“火辣”的保姆。

保姆是奉化人，年纪不大，40岁
出头，在保姆中还算年轻的。刚来
的那天，白天干活还算利索。吃过
晚饭，她去洗澡，周女士家人就抱着
孩子在客厅。没一会儿，保姆从卫
生间出来，大都就看傻掉了。保姆
白白胖胖，那件火红的真丝吊带小
睡裙紧紧地裹在她身上，曲线毕
露。睡裙是深V的，她又挺丰满，半
个胸都露外面了。这一幕，让周女
士老公和公公无比尴尬，赶紧回自
己房间去了。

保姆还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
继续在客厅里晃荡来晃荡去。周女
士就跟她说：“阿姨，能不能换件保
守点的睡衣？”她反问：“天这么热，
这个睡衣不是很凉快的啊？”

第二天，保姆开始擦地。她上
身一件 T 恤，下身一条低腰牛仔
裤。一蹲下来，天哪，屁股沟都露出
来了。周女士老公和公公又被吓得
赶紧回自己房间。没办法，周女士只
能赶紧找了套自己的家居服给她穿。

过了几天，周女士家辞退了这
个保姆，主要原因是衣服实在是穿
得太火辣清凉了。

“我带孩子时，护手霜都用没香
味的，阿姨还擦很厚的粉饼。”“阿姨
的 T 恤领口很大，一俯身春光一
片。”和周女士一样，吐槽保姆打扮
不合宜的市民有不少。

尤海娅说，学校在培训月嫂、保
姆的时候，都会强调着装规范。一
般的建议是：入户时尽量不穿裙子，
不能穿短裙，建议穿宽松的运动
裤。睡衣最好是两段式的，上装有
袖子，下装是裤子。工作时，不浓妆
艳抹佩戴尖锐首饰，不穿低腰裤。

记者 王颖 滕华

穿着大红深V吊带睡裙在客厅晃荡
雇主周女士：

“老公和公公吓得赶紧回自己房间。”

D
尴尬

冯女士说，自己身边朋友找保
姆的故事可以写一本书，而她的章
节则是“阿姨半夜失踪，对方让我拿
一万元去赎。”

冯女士请的保姆，干活挺麻利，
一家人都还挺满意。聊天时，保姆
也谈到过自己的家事，丈夫做生意
失败，欠了几十万元的债，自己和丈
夫是假离婚。

晚饭后大概下午5点多，保姆说
下楼倒垃圾。可是冯女士一家左等
右等都不见她回来，打电话也没人
接。后来不得已联系中介，中介也
找不到她。直到晚上11点多，保姆
才打回电话。

原来，债主们竟然找到了冯女士
的小区，在楼下打电话给保姆。保姆
跟冯女士谎称是去倒垃圾，独自下楼
去见他们。债主说，她如果拿不出一
万元，就要砍掉她一只手。债主用保
姆的手机打电话给冯女士，让冯女士
先拿一万元出来，才能让她回来。

最后，冯女士和中介报警了，警
方定位到保姆的位置。中介和冯女
士各自预付了一部分工钱给债主，
对方才肯放人。不过，这个保姆背
景也太复杂了，冯女士说：“我们一
家经过这一惊魂，再也不敢请了。
以后再找保姆，也总恨不得向上向
下查三代来个‘政审’。”

假离婚的保姆遭遇债主上门
雇主冯女士：

“半夜失踪，对方让我拿一万元去赎！”

C
惊魂

孙阿姨今年41岁，在海曙区翠
柏一带做保姆。她的日常工作是照
顾今年80岁的刘奶奶，在她之前，刘
奶奶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保姆。

“相比年轻人，老人家对保姆挑
剔些。比如，洗衣服的时候水龙头是
不是放大了，烧菜时油有没有放多
了，这些小事，老人都很讲究。但幸
运的是，我和刘奶奶相处得不错。”不
过，做了几个月后，孙阿姨碰上了一
件怎么都想不明白的事。平时对自
己还客气的刘奶奶，一到周五，就像
变了个人一样，总是想办法挑自己的
刺，各种找茬的味道。比如，周四晚
上约好了喝小米红枣粥，周五一早又
发脾气说自己明明要喝八宝粥，保姆
不肯给做，欺负老人。然后，刘奶奶
就会赶紧给住在鄞州的儿子打电话，
投诉保姆的不好：“她都不肯给我做
八宝粥，你明天就来我这里啊，帮我
换一个保姆。”

可等周六早上，刘奶奶又没事一
样嘱咐孙阿姨去买儿子爱吃的螃蟹，

做了一桌子菜。等儿子一家来了开
开心心吃饭，再也不提换保姆的事。

“时间长了，我明白了，东家奶奶
每星期五都要找我吵架，是她太想孩
子了。如果她都好好的，孩子周末就
不来了。她说我对她不好，要换保
姆，没办法，孩子就来了。”

孙阿姨还讲了个细节：“我的工
资是刘奶奶的儿子出的，每次他们都
要跟地下党一样悄悄地塞给我。他
跟刘奶奶说，我是‘组织上’派来照顾
她的保姆，工资很便宜。这样，刘奶
奶才不会心疼钱。”

尤海娅是成功育婴职业培训学
校的校长，也是宁波市保姆市场的负
责人。她说：在平时和保姆、同行的
交流中，她们也发现照顾老人的保姆
往往有“星期五现象”。周五早上甚
至周四晚上起，老人们往往特别挑
刺，然后向子女告状，要求子女周五
下班后或者周末一定要回家处理矛
盾。实际上，老人们只是想以此为借
口，盼望子女能因此回来看看。

东家奶奶有“星期五综合征”
保姆孙阿姨：

“到点就要找我茬，好让子女周末来看她！”

B
委屈

愿意用嘴为孩子吸痰
雇主王女士：

“陪我走过最难时光的周阿姨，我一直想你！”

A
感动


